
黄河渡口 一时风光无限

1976 年 1 月，经国务院批准，隔河相望的乌达
市和海勃湾市合并成立乌海市，但因为当时黄河乌
海段内除了一座铁路桥外，再无其他可以通车的桥
梁，穿市而过的黄河成了阻碍两岸往来的一道屏
障。

1976年以前，乌达和海勃湾之间的市民来往，夏
天靠一天三趟的火车，冬天则要踏冰过河。唯一的
三道坎黄河铁路大桥，专用于火车通行，桥梁有部队
守卫，一般是禁止行人通行的，过铁桥要有单位的介
绍信。车辆的话都要绕道石嘴山，排队从渡船过，有
时候队伍排得长了，要等一两天才能过河，还有就是
绕道磴口三盛公过河，特别不方便。

为了方便海勃湾与乌达两地交往交流，经过几个月
的紧张筹备，1976年建市不久，我市在距离三道坎铁路
大桥下游两公里的黄河岸畔建设了一个渡口，同时成立
了黄河渡口管理所，专门负责摆渡工作。

黄河渡口管理所成立之初，条件十分艰苦，主要
家当是建造的两艘渡船，一艘是机船（拖船）又名“大
治一号”，一艘为驳船，全部为木制。办公场所尚可，
是一座占地面积四五千平方米的大院，分为办公区、
宿舍区、铁匠炉、水井等，工作人员有20多名。在这
样的简单配置下，开启了乌海交通史上一段重要的
篇章。

1979年冬天，年仅17岁的乌恩其来到黄河渡口
管理所工作，作为渡口管理所最年轻的职工之一，他
一方面跟着师傅学习修船，一方面当起售票员。对
于乌恩其来说，摆渡是个艰苦的工作，冬天尤其遭
罪，气温零下二十七八度平平常常，河边又寒风刺
骨，他和同事们都要穿上皮袄、皮裤，戴上皮帽子，可
即便有这样的“劳保”，大家仍被冻得哆哆嗦嗦，稍不
活动，手脚就会被冻僵硬。一旦遇上船坏了，职工们
还要浸着刺骨的河水下河修船，那感受让乌恩其至
今难忘。

激流漩涡、浅滩暗礁、暗流涌动，黄河无不透着
危险的信号，让人望而生畏。然而，冬天黄河开始流
凌，才是黄河渡口管理所职工们面临最严峻考验的
时刻。“流凌的面积不大，还可以摆渡一段时间，这里
有个前提，必须炸冰，但是什么情况下去炸冰，要在
多大的范围内炸冰，这是有技巧的，往往要在上游安
装一些设置，防止大块浮冰的形成。要是等到冰层
大面积形成后，船就不能使用了，这时候车辆就无法
过河了，行人也只能徒步从冰上过河。”曾在黄河渡
口管理所工作的刘振荣说。

有一年冬天，大量的浮冰侵袭而来，停泊在岸边
的“大治一号”不幸被特大冰块撞上，致使拴船的钢
丝绳断裂，船体漏水，最后下沉。幸运的是，当时船

上没有人。
木船本身不太结实，加之受到风吹日晒以及流

凌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木船腐烂速度，船体漏水日
益频繁，经常需要修修补补。每次，船工都是拿着木
楔、桐油、麻、腻子去堵漏。

20世纪80年代初，渡口因需要摆渡的人员和物
资增多而逐渐繁忙热闹起来。那时木船已经逐步被
载重量更大、船体更牢固的钢制船所替代，工作人员
也增加到60多人，每天在码头排队等待过河的行人
和车辆都是络绎不绝。黄河渡口迎来了它最为风光
的一段日子。

“渡船开行有时间规定，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到
天黑，平均每天有几十辆车通过渡口过河，一次最多
上6辆汽车，装满了就走，晚上有人值班，以应对可
能突发的情况。”刘振荣说，“人过河收一毛钱，车的
标准不一样，有的收一两块，最多的一次收过 7 块
钱。”

由于渡船船体和载重的原因，最初并不是任何

车辆都可以轻易乘渡船过河。于是，渡口就出现了
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海勃湾区和乌达区通了
班车，可是班车只能开到渡口，为了安全起见，车不
能上船，乘客要全部下车，坐船渡过黄河，然后到对
面坐另一辆车继续前行。

渡船行驶安全还容易受到水流和风向等天气因
素的影响，遇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便要停渡。如此
一“折腾”，往返海勃湾与乌达之间有时甚至需要三
四个小时。

缆渡“退幕”告别最后的摆渡人

陈凤义，1985年调到黄河渡口管理所，担任了所
长一职。令陈凤义始料未及的是，表面风光无限的
黄河渡口管理所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到了一场困境
之中。“轮渡耗油高，效率低，导致我们的运营成本
高，很快资金上就出现了困难，那时候甚至连员工工
资都很难保证。”陈凤义说，尤为严峻的是，当时位于
黄河渡口上游 1公里的地方，有人架设起了一座浮
桥，浮桥和轮渡相比，通行优势更大，黄河渡口管理
所的利益空间再次被挤压了。

这种情况下，必要的技术革新势在必行。经过
深思熟虑，陈凤义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采用缆
渡，即用一根铁索将渡船连接起来，像缆车一样，既
能减少轮渡燃油消耗，过河速度也会提高不少。

这是一次并无先例可鉴的尝试，为此，没学过任
何机械知识的陈凤义更是下了一番功夫，他再三进
行推算和实验，但缆渡的实际效果和安全性都有待
考验。“那会我拿瓶子放在水中计算水流的速度，并
制作了厚厚的一本计划书，拿到市里让领导看，争取
到五万元的资金支持，在黄河上进行了试验，结果证
明我的这个方案是可行的。”陈凤义说。

仅仅两个月后，缆渡正式投入使用，在不需更换
船只的基础上，原来迂回的运渡方式变为了直线运
渡，乘客过河的速度大大提高。“原来轮渡要 15 分
钟，改为缆渡后，过一次河大约只需要4分钟，人们
等待的时间短了，而且船不用燃油了，成本下降，效
率提高了。”陈凤义自豪地说。

缆渡工作高效，操作简单，60多人的黄河渡口管
理所在经过大规模的人员调动后，只剩下了 20人。
但渡口作为乌海人最便捷的过河方式，摆渡工作变
得愈加繁忙，人与车每天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摆渡过
河，可以说，它串联着两岸，是维系着城市发展的重
要纽带。

有了缆渡后，船工们的摆渡工作变得轻松不
少。虽然，缆渡安全系数明显提升了，但危险仍然随
时存在，一次意外事故的发生，让职工们都心有余
悸。那是个冬天，当船只快靠岸的时候，由于速度太

快，船发生侧翻，3个人全掉到了冰水中。当时下游
的河面已全部结冰，如果人被冲到冰层之下，后果将
不堪设想。渡口管理所立即派人开着快艇找人，幸
运的是，就在快艇开出200多米的地方，搜救人员发
现3个人都牢牢地抓着冰，这才舒了一口气，并把他
们救了上来。

渡口管理所的职工大多水性很好，乌恩其那时
年轻力壮，工作之余就喜欢在黄河里游泳。因为这
个爱好，他还误打误撞救了一些人。一次，一辆班车
停在渡口后，一个小伙子不知为何事苦恼，一时想不
开跳河寻短见。乌恩其发现情况异常后，狂奔 300
米脱掉上衣跳入河中。由于跑步消耗了过多的体
力，乌恩其有些力不从心，游不动不说，甚至还呛了
两口水。不过，技术出众的乌恩其很快找到了解决
办法，依托脚下的着力物节省体力慢慢靠近了小伙
子，并从后面抱住他，将他带到浅水区。随后，乌恩
其和赶来的几名同事将他救上岸。乌恩其说，那次
是他游泳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

从 1979 年入职到 1988 年黄河渡口管理所不复
存在，乌恩其在那里度过了近10年的时光，其间，他
多次参与水中救人，挽救了6人的生命。

1986年，为改变群众依靠摆渡过河的状况，解决
群众出行困难和物资运输不畅等问题，破除制约经
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一座新的公路大桥在黄河上开
工建设，渡口迎来了自己的倒计时。1988年9月，乌
海黄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从此海勃湾区、海南区和
乌达区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标志着辖区两岸
群众从此告别了过去依靠摆渡过河的历史，曾经繁
忙而热闹的黄河渡口从此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摆渡的工作也随之消失在人
们的视野中。渡口管理所撤销后，最后一批船工，包
括舵手、船员、售票员全部被安排到其他部门，走上
了新的岗位。

10年，弹指一挥间，但对一座有温度的城市来说，
那一段艰苦的摆渡岁月将是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

摆渡消失的背后，是乌海持之以恒发展交通事
业的铿锵步伐。取代渡口的一座座大桥等现代先进
的交通设施，在为我市各族群众架起更加便捷的出
行通道的同时，也为我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注入
新的动力。

如今，乌海湖大桥、国道110线乌海黄河特大桥
先后建成通车,成为连接黄河两岸的重要通道，昔日
的黄河天险变成了通途，两座跨河大桥的建成诠释
着城市建设发展的“乌海速度”，为我市打造“一刻钟
生活圈、半小时经济圈、一小时城市圈”起到重要作
用。今天乌海的交通更是今非昔比，公路、铁路和航
空客运四通八达，一张便捷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已
然形成，让乌海人实现了“说走就走”的梦想，也让天
南地北的游客来到乌海，体验“一城揽尽塞外风”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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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岁月⒂“两个打造”•

十年摆渡岁月 一城交通记忆
本报记者 杨勇/文 齐艳芳/图

俗话说：宁隔千山，不隔一水。滔
滔黄河水滋养了华夏儿女，也影响着黄
河两岸人民的出行和生活。40多年前，
黄河犹如一道天堑横亘在海勃湾与乌
达之间，尽快把河两岸连起来，方便人
们交往交流，成为乌海这座新城诞生后
的当务之急。而如今，那消逝的摆渡岁
月，已是许多乌海人难忘的人生记忆，

“黄河摆渡人”这一职业更成了乌海交
通发展史上的重要见证。

刚刚到岸的轮渡刚刚到岸的轮渡。。（（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黄河轮渡黄河轮渡。。（（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